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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与地坛（节选）》看阅读与写作的结合：
叙事艺术与生命哲思的探讨

常彩彩
河南大学Ǔ河南Ǔ开封Ǔ475000

摘Ȟ要：本文以史铁生的《我与地坛（节选）》为研究对象，构建阅读与写作的双重视角分析框架，探究文本

的叙事艺术、象征手法及语言风格，挖掘其对语文教育的实践启示。通过文本细读法解析“我与地坛”“我与母

亲”“我与命运”的三重关系，揭示史铁生如何以象征体系、视角转换和诗性语言构建生命哲思。基于此特提出读写

结合的教学策略，包括文本细读、写作模仿与分层任务设计，旨在提升学生的审美鉴赏与表达能力，促进“以读促

写、以写促读”的良性互动。

关键词：《我与地坛》；象征手法；叙事艺术；语言风格；阅读与写作教学

1��引言 *

1.1  史铁生及其《我与地坛（节选）》背景简述
史铁生是具有哲学气质的中国当代作家，在人生遭

遇21岁双腿瘫痪以后，他向哲学发出了求救的信号，
其后所发表的所有作品都有生命的哲学之思，《我与

地坛》堪称是他的哲学总结之作。地坛是生命隐喻与

母爱意象组合成的整体，透过“我与地坛”“我与母

亲”“我与命运”三组主干命题的组合生成，诠释出一

个人的苦难，可以为整个世界共有的生命寓言。地坛成

为作者与整个自然世界的心灵交汇处，生命个体的苦难与

寻求拯救，与深藏着无私、深藏着坚韧不拔的母亲相辅相

成，成为推动作者走出自暴自弃精神困境的救赎主。

1.2  从“阅读”与“写作”视角探究的文本内涵与教
学启示

就语文教学而言，有“读”而无“写”的问题主要

表现在：阅读止于“情节概括”，写作缺“经典文本依

托[1]。《我与地坛（节选）》的独特价值在于，它所承载

的思想和文学有机结合——象征手法的丰富意象，叙事

视角的时空对话，语言形式的凝炼生命之思。如果从阅

读来说，可以培养学生从文本的象征、情感入手分析解

读；而从写作来说，可以学习它的视角、意象、思想。

本文就此尝试从文本解读和教学策略设计入手探讨破读

写隔离的困局，期望对高中语文“文学阅读与写作”任

务群教学实践有所启发。

2��从三重关系中解读《我与地坛（节选）》

2.1  第一重：“我与地坛”——生命困境的哲学对话

作者简介：常彩彩，女，河南洛阳，1999.10.24，硕
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学科教学（语文）

史铁生以“宿命意识”建立起“我”与地坛的精神

关联。在现实上，史铁生反复地表达“地坛离我家很

近。或者说我家离地坛很近”，使地坛与主体客体化界

线模糊，将地坛与“我”对象化主体化；在精神上，地

坛“荒芜但并不衰败”与“我”的残疾之后的生命状况

形成某种拟态——古园历尽沧桑而依然辉煌，这与作者

意气风发年纪时突然失去双腿而取得一个奇迹相似，在

荒芜中孕育出生命的新力量。

史铁生在地坛的“生命课堂”中，经由敏锐的观察

顿悟，蜜蜂“像一朵小雾稳稳地悬在空中”的飘浮，蝉

的蜕皮“孤零零地仿佛一座空房子留下来的空隙”[2]，露

珠“激射出万点金光”的璀璨，这些都是生命的暗示，

他最终体悟到“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

必然会降临的节日”，以对死亡的正视，消除了死亡的

恐惧感，并明晰生命的本质价值。地坛的从躲避之地向

精神家园的转化，其沧桑巨变成为史铁生诠释生命有限

性与永恒性的密码。

2.2  第二重：“我与母亲”——时光错位中的母爱
解码

这篇回忆性散文以“今我”“昔我”的双重视点叙

说母爱故事。“我这时才想到，昔日的‘总是我一个人

跑到地坛去’曾经给母亲多么大的震撼”，文章一开篇

就定下了反思基调。母亲的形象在“过去的我”的无知

和“现在的我”的觉悟中逐渐清晰：“我倒没回头，心

里想，‘出去活动一下也好，去地坛看看书，我看这也

好’。这是我说给母亲听的。”“说话者”把自己“内

心苦涩的一点都不往出说”而藏在倒装语序之后的事实

摆到“接受着”的“母亲”面前，结尾句的重音指示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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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艰难的安慰自己；她“在灌木丛里寻觅的那身影”把

挂念定格为无言的守候。

人称转换即情感张力的转换：“以第三者的目光回

顾过去的自己，‘被命运击倒，觉得我是世上最可怜的

人’，这种隔离开去的他者视角将他对母亲所受的苦

难的迟来的理解呈现了出来。”母亲所受的困惑于“这

个过程要多久，过程的终点是什么”的无奈以及她“不

该阻挠我出去散散步”的克制一同投射出复杂光谱的母

性，这种“树欲静而风不止”既是自我忏悔更是天下父

母对母爱的普遍性观照。

2.3  第三重：“我与命运”——苦难中的精神突围
如果说，命运的创伤提出了两个问题：地坛解答

“死”的必然，母亲则启示“生”的重量。于这两者的

叠加之间，使得作者完成了他对命运的认识：地坛给予

作者的自然之道令他接受了死亡是生命的终结，母亲给

予他的力量是“母亲承受住加倍的儿子的不幸”，个体

苦难在母爱的映照下显影为必须承担的生命课题[3]。

笔与命运的撞击，写作才是突围。“我”接受命

运，把对生命的“我与命运”的反抗变成在接纳中反

抗：地坛的“荒芜但并不衰败”是一种生命的隐喻，母

亲的“隐忍和伟大”，是一种精神的体现，他们共同创

造救赎的场域：当“我的车辙”与“母亲的脚印”在园

子里合二为一，人的生命之路就与自然的启悟和母爱的

恩泽融为一体，完成“我”由“失魂落魄”到“坦然承

受”的“顿悟”。

3��从写作维度解析《我与地坛（节选）》：叙事艺

术与语言特色

3.1  叙事视角的时空对话：在反思中重构生命认知
史铁生消解汪曾祺之“局外人”立场（见《端午的

鸭蛋》的风俗勾画），开启“我”（或“今我”）和

“前我”的双重视野。我是成熟化的讲述者（今），我

以前瞻的角度观照过去，让“怀旧”具有哲理性；前是

命运的重击之后的我（混沌），一者对话，形成“情”

的张力与“理”的张力。如母亲之“我”倒排句的领

悟——“我母亲的话实际上是自我安慰，是暗自祷告，

是给自己打气，说的是自己，说得更是我”，“我的阐

释让‘前’中没留意到的母亲的情感细节变得凸显出

来，再度感受了我母亲的‘爱’”[4]。

采用第三人称的“他”，如“他被打击得不省人事

了”，借助第三人称的他律化和距离化的叙述方式，展

现人生命运的自我反思。这种角度的借用除了立体地展

现心理嬗变的过程，也令文本获得更宽广的视野——超

越纪实文本的回望，更多地成为具有生命力的困境追问

的哲学文本，是写作教学范本“时空相移式”叙述，如

前文的过去和现在，不同时间语境的自言自语。

3.2  象征手法的多层建构：从物象到哲思的意义增殖
文本以地坛与母亲为核心象征，构建起自然与人性

的双重隐喻系统。地坛的“荒芜但不衰败”是显性象

征：古殿剥蚀的琉璃、淡褪的朱红，对应生命的挫折与

时光的冲刷；而“草木竞相生长”“昆虫自在存活”，

则隐喻废墟中的生命力。这种悖论性特质成为作者理解

“残废而不颓废”的关键，使自然景观成为精神顿悟的

载体。

母爱形象是隐喻综合点。她“端着眼镜在园中寻

找”是困境中的保护和守护。“我意识到有过我的车辙

的地方也都有过母亲的脚印”时，母亲的脚步化为生命

的遗传线——她忍耐，是命运最温柔的反抗，她的爱，

是“死之必然”和“生之责任”的连接线。象征，让哲

理形象化了，是写作中“以象载道”的方式：大到母爱

形象、地坛场景，小到笔尖画的倒影等，都要靠不断的

皴染使之活灵活现。

3.3  语言风格的诗性哲思：在简素中抵达生命本质
史铁生的语言自有他风格化的“沉思体”，既有散

文的平实质地，又有哲学的沉潜虚静。论及死亡，“死

是一个必来的节日”，以“节日”淡化死的阴影，在自

嘲中讽刺生命的可贵；论及母亲，“儿子的痛苦在母亲

身上总是成倍地增加”，“成倍”形容母亲的爱是慷慨

的，克制中爆发的爱的激情。“以简驭繁”，来自生活

的微末之思：露珠在草叶上滚动、聚集，一直到压弯了

草叶再也聚不住了，便轰然坠地，碎开万道金光”[5]。自

然之象成为精神突破力量释放的喻象，平凡物象载负了

精神觉悟的重量。

文本语言的张力还表现在“闲笔”的运用，如古柏

“镇静地站那儿”、“味道不能写只能闻”，这些离题

的话语实则是哲学的自然流露。史铁生不追求煽情、

说教，而是以白描和象征手法的结合，在文字留白中让

情感和哲理自然发芽，为写作案例提供“含蓄蕴藉”范

例——真正的深刻不是写出来的，它是在细节的准确性

和意象的丰盈中体现出来的。

4��阅读与写作教学实践

4.1  读文悟法：在对比升格中习得“以景悟理”的构
思智慧

针对传统教学中“读写割裂”的问题，教师可设计

“习作与课文对比”活动，引导学生从写作视角解码经

典[6]。以学生“蜗牛爬树”的习作为例，其薄弱处在于物

我关联松散、哲理表达直白。通过对比，学生发现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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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功源于三重特质：

4.1.1  铺垫的纵深感：地坛与“我”的物理距离、精
神共鸣、时间积淀，为顿悟提供情感基础；

4.1.2  描写的诗性化：拟人化意象（如“和我一样不
明白为什么要来这世上的小昆虫”）消弭物我界限，使

自然成为心灵镜像；

4.1.3  哲思的含蓄性：寓理于景，如“园子荒芜但并
不衰败”隐喻生命韧性，而非直接说教。学生据此升格

习作，或增加细节呼应强化相似性，或将直白议论转化

为动作描写，在模仿中习得“以象写心”的构思技巧，

实现从“被动接受”到“主动解码”的转变。

4.2  删改测意：在结构剪裁中体悟“双重视角”的情
感张力

教师可以结合“今我”的反思性叙述，创设“删改

原文”的习题：要求学生删掉“今我”的抒情、议论、

插叙成分，把原文变“故事”版，与原文进行比较。学

生发现，删改后的“故事”版，讲的只是事件的表层，

而“今我”的反思性的阅读，是情感深化的表现，如对

母亲心态的补充描写，对过去自己的讽刺语句等[7]。5
例如，“我母亲说，‘你一直盯着窗户干吗’，

‘出去，出去，看看书’，我说，‘好好看，别到大一

会儿’”，在学生反复阅读的基础上，“今我”评点：

通过母亲的自我安慰和对上苍的默默祷祝，“淡淡的日

常絮语”成为了母爱的“智言”。通过增删对比让学生

体认出散文的感发是建立在作者“诗言志”的经验再创造

上，它是通过对时间、空间的距离性把握，将个人经验转

化为承载“类存在”含义的审美体验。这种基于文章结构

阅读的“持法测意”，能驱散“重句轻篇”的窠臼，牵

引学生在文章的结构把握中接触文本的“温度感”。

4.3  作业分层：在梯度写作中实现“素养进阶”
为落实“文学阅读与写作”任务群要求，教师设计

分层作业，满足不同学生的学习需求：

基础巩固类：摘抄哲理语句并结合生活点评，仿写

景物描写，强化语言敏感度；

能力提升类：分析视角差异与语言锤炼，撰写短评

阐释“散文语言与情感渗透”，提升文本细读能力；

高阶拓展类：围绕“意象象征”或“叙事视角”撰

写文学短评，培养学术思维。作业完成后，学生按选题

分组交流，基础组聚焦语言优化，高阶组探讨论证逻

辑，教师提供评价量表引导互评，形成“阅读—写作—

研讨”的闭环，促进学生在梯度任务中实现素养进阶。

4.4  教学启示：构建“双重视角”的读写共同体
由此可见，《我与地坛（节选）》阅读教学的案例

经验之一是：读写结合，必须做到“一”视同仁，那就

是要有一个“读者”的阅读眼光和一个“写作者”的阅

读眼光。“读”，由学生带着“写”的眼光从文本整体

观照叙事、象征手法、语言表达等方面的点睛之笔[8]；

“写”时，要将文本解码所得转化为读文本时的话语表

述的方式方法，做到“读中悟法，写法促读”。尊重个

体差异，各个层级分门别类、各有侧重的任务和研讨，

让不同层次的学生都能在读写中体验到成功的喜悦。使

学生真正地做到“品味语言、发展思维、提升素养”。

5��结语

从《我与地坛（节选）》中，史铁生用叙事的船、

象征的帆、语言的桨实现了生命苦难中的诗意漂泊。作

为从语文的层面看，这篇文字不仅属于解读生命的，

更属于沟通“读”与“写”的；通过三重关系、两度解

读、一节课例，我们可以一窥经典文本从“提升审美、

养成表达”这个层面将学生教“成”一个读写的可能

性。而当学生能够以一个“写者”读，一个“读者”写

时，读与写的边界就被打破，就在文字里实现了生命的

观照——这就是《我与地坛》的“定篇”可能带给孩子

们的终极意义上的教育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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